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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往自由!不愿拿死工资
!个服务员都打过辞职报告。
去年 "月，李帅军辞职，没找到合适的下

家，半个月后“好马吃回头草”，重返原岗位。去
年 #月 $日，这个酒楼里唯一的大学生服务员
升职了，任 "楼领班，能管 "%个服务员。换上
更体面的制服，涨了几百元工资，但内心想法，
却和刚入职时一样坚定：“不想在这行做太久，
明年的今天，估计你在酒楼就找不到我了。”
店长助理是许多服务员羡慕的对象。“他

也来自外地，从传菜员做起，勤奋努力，花 $"

年升了 !级。干我们这行，升得太慢，只能慢慢
熬。”李帅军说，“就算升到店长，也只是为老板
打工，拿死工资。”他想，不如打几年工，攒些本
钱，再回老家做小生意。“哪怕亏本，大不了从
头再来。”

米平入职一年多，已记不清写过几次辞
职报告，起初半年每个月写一封，都没获批。他
最近已与家人和解，决定今年五六月份回老
家，帮父母一起做生意。

&年前第一次到上海，小米有一位同学和
他分到同一家企业，任班长。“一条流水线分几
个班，他是班长，归线长管，因为我证书多，成
绩比他好。”那位同学一直没跳槽，如今已升为
车间主任，“月薪五六千元。”听说同学稳步发
展，米平直言并不羡慕。“那不是我想要的生
活，不自由。”

学好手艺!回老家再发展
一次喉部手术，使杨音的嗓音变得低沉沙

哑，她无奈转岗到吧台，成了酒水发货员。“每
天领货、做账，再发酒水、榨果汁、洗杯子，我好
像又回到了以前的流水线上，没意思。还不如

去前厅当服务员，至少可以整天和人打交道。”
现在杨音还是做得不开心。去年'月，她刚

领第一个月工资，就打了辞职报告，没得到批
准。她当时暗自盘算，最多坚持半年，如果在上
海学不到一门手艺，就回老家。姐姐杨阳刚从
平面设计专业本科毕业，她想跟姐姐学技术。
每月 $&日发工资，再过 "天，将是杨音最

后一天在酒楼上班。虽前途未卜，但她去意已
决，“反正要学手艺，比如做点心，学平面设计，
只有掌握一技之长，才看得到前途。”
有几个姐妹，跳槽去了酒楼附近的七浦路

卖衣服，只为了每月多挣一两百元。杨音和潘
培焕想得更多。去年 $%月，小潘辞过一次职，
回云南老家，发现妈妈去哥哥家帮忙带孩子。
最亲的人不在家，她倍感无聊，没多久便重返
酒楼上班。潘培焕确定，自己在酒楼做不长久，
她对美容行业最感兴趣。“学做美容，推销相关
产品，比较适合女孩子，我正抽空跟朋友学，以
后回老家应该会有发展空间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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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沪为“钱途”离沪奔前途
———与打工者、企业主面对面共话“招工难”（上）

本报记者 曹刚

元宵节后，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返城，上
海本应迎来新一波用工高峰，但不少餐饮、
制造企业却遭遇“招工难”。到底难在哪里？
本报焦点版将连续两天关注，分别对话打工

者和企业主，寻找答案。
3天前的下午，记者走进上海来天华酒

楼虹口店，趁着午、晚市间的空当，与4个不
同学历、不同地域的年轻服务员畅谈心声。

“85后”“90后”为什么来上海打工？在
这里过得怎样？又为何想离开？从4个打工
者的故事，我们也许能从另一个视角思考
“招工难”。

可以挣钱!又能长见识
"& 岁的潘培焕是初中学历，

"%$%年 $$月，她离开云南昭通老
家，到浙江嘉兴当饭店服务员，“我
姐是店里的老员工，当部门主管。”
初涉餐饮业，她度过了一段美好时
光———压力不大，工作时间固定，
收入不错，每月到手约 ""%%元。可
好景不长。去年 "月 "日，年三十
晚，饭店倒闭，小潘丢了饭碗。她回
头想想，并不意外———正因为生意
冷清，工作才会轻松。

姐姐当时刚嫁去杭州，独留
她在嘉兴发愁。恰逢春节，来天
华酒楼嘉兴店人手紧张，潘培焕
临时去帮忙，很快升格为正式工，
随后调到上海。“虹口店缺人，问我
去不去。”她回忆，“我从没去过上
海，既可以挣到钱，又能长见识，为
啥不去？”

纺织厂无聊!想去大城市
"%$$年 (月，"$岁的杨音第一次出

远门，投奔上海唯一的远亲。父母强烈反
对，因为高中毕业的她不愿在老家咸阳的
纺织厂继续当女工。在长辈看来，工厂收
入稳定，离家近，没理由放弃。杨音在纺织
厂干了半年，三班倒，日复一日在流水线
上重复劳动，月入约 "%%%元，足够在当地
过上滋润的小日子。但她不喜欢，觉得无
聊，没前途，想去大城市开眼界。
到上海后，杨音先去了一家小公司。

“说好每月底薪 $#%%元，上岗才发现是骗
局，根本没底薪。”几天后，她愤然离职，#
月 $$日成了服务员。“没想到那么容易，
当场应聘成功，第二天就让我上班。”杨音
原本毫无底气，怕自己没经验，又刚到上
海，大酒楼多半看不上。她不清楚，近几年
上海餐饮业紧缺服务员的程度。

逃离流水线!和家人闹翻
西安人米平 ""岁，大专学历，家境

较好，父母经商，姐姐读研究生，他从小在
家格外受宠，聪明、调皮，考上了省重点高
中。全校 "%%%人，成绩排名前 &%位，却在
高二时因打架被开除。
后来读中专和高职，学计算机专业，

他多次参加北大青鸟、联想等培训课程，
考取软件调试师等多种技术资格证书。
"%%(年毕业分配到松江奔腾电器，因成
绩好，证书多，小米获得了流水线线长
的岗位，月收入近 )%%%元。但他只在松
江工作了 "%天，便逃回西安。“那时年
纪小，没心思上班，工钱也不要，就走
了。”为此，他和家人闹翻，一气之下离
家出走，混迹于几个城市，直到 "%$%年
底来上海当服务员。

放弃当工人!选择包食宿
"%$%年夏天，"&岁的山东菏泽小伙

李帅军从南昌理工学院模具设计专业本
科毕业，在南昌当电视营销接线员，工作
轻松，月入不足 "%%%元。他只做了 "个
月，为寻求更大发展，首次来到上海。李帅
军起初想找专业对口的岗位，松江一家企
业有意，要求从流水线工人做起，不能提
供设计方面的职位。他去实地考察，认为
工作累，收入低，放弃了。
抵沪一周，李帅军路过虹口足球场，

偶然看到酒楼招聘服务员，被“包吃包住”
的条件吸引。“当时在朋友家借宿，不好意
思再打扰，急着找一份包食宿的工作。”当
服务员并非他的兴趣所在，但起码能解燃
眉之急。

在上海工作压力较大
去年 " 月 "& 日，潘培焕第一次来到上

海，重操旧业，当服务员。没过几天，她便
发现，前两个月在嘉兴累积的快乐记忆，几
乎一扫而空。
“同样做服务员，在上海太累，压力是在

嘉兴的两倍。”她举例说，从前一般晚上 #时
)%分准时下班，现在经常要忙到深夜，遇到少
数客人酒过三巡不肯散席，还得留下来值班
到子夜。“大家开玩笑说，我们服务员‘上班有
时间，下班没时间’。”

相比于工作时间，更大压力源于客人的
不尊重。“有些客人难伺候，喝醉之后不讲理，
我经常挨骂，只能赔笑。”潘培焕轻轻揉了揉
脑袋，挤出一丝笑容说，不久前，一个中年男
顾客喝多了，结账时非缠着要打折，她也搞不
清自己哪一句话得罪了对方，竟招致一拳重

击。“头顶鼓出一个大包，我哭了好几天。”
另一些压力来自远方。李帅军从江西跑

到上海，还当上了服务员，家人时隔好几个月
才听说。“餐饮、酒店等服务行业，老家的亲友
大都看不起。”潘培焕和李帅军一样，也隔了
很久向家人坦白，而杨音和米平的父母，直
到今天还被瞒在鼓里，以为孩子在上海的工
厂上班。“爸爸妈妈相对好沟通一些，只要我
们过得好，他们总能理解，其他亲戚朋友的异
样眼光就没办法应付了。”李帅军坦言。

在老家生活成本较低
上海生活成本较高，好在服务员都享受

包吃包住，应能省下大部分开销。但除了李帅
军每月能存点钱，其他)人都是“月光族”。
“在老家想花这么多钱，也没地方花。”潘

培焕经常逛街，每个月会买两三件新衣服。光
顾最多的，是特步、贵人鸟等国内品牌专卖

店。她很少去国际品牌专卖店，“买不起，两件
衣服就能抵一个月工资。”她也不喜欢去邻近
的七浦路淘便宜货，因为“购物环境太差，有
时会遭到店家冷言冷语，又不能试穿，万一尺
寸不合适，钱就白花了。”

固定开销，还包括买护肤品和吃零食，男
员工则多去网吧消费，米平就是网游达人，
网吧去得比宿舍还勤。即便不出门，几位服务
员只需掏出手机，就能随时上网。手机几乎全
是智能机，无一国产品牌，基本每年换一部。
“$%元 (%兆流量”月套餐不够用，米平一个
月手机上网流量费起码 )%元。
“如果说来上海打工，只为锻炼自己，积

累经验，那是假话，首先考虑的还是挣钱。”李
帅军说完，其他三人频频点头。但与父辈迥异
的是，挣到钱之后，他们不必每月寄回家，不
用像上一代人那样，背负养活全家的重担。
“农村条件越来越好，老家生活压力不比以
前，父母不指望我们养家，只要别找家里要钱
就行。”李帅军笑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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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 由于招工难!不少饭店将招聘条件放宽!比如年龄放宽到 !"岁以下 本报记者 周馨 摄

话
题
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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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想离开上海？话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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